
        
            
                
            
        

    
朱莉在特別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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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公民出生的目的，就是到特別診所接受殘忍的終結）







《冰戀書櫃》







朱莉看了看錶，這個動作她在今早已經重複了幾百次。



冷漠的黑色指針毫無表情地回望著她。



現在是9點24分，她還剩下6分鐘自由時間，之後她就得走進那座外表普通，由灰色水泥磚砌成的女子特別診所。



朱莉一看到診所的大門就有些哆嗦，不僅僅是她，對所有女孩來說這都是一個恐怖的不祥之地。



但今天，朱莉仍然不得不走進診所的大門，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錶走到了9點25分，她在診所前堅硬、冰冷的塑料長凳上坐下。



附近還有其他幾個年輕姑娘坐著等待，有的女孩正在抽煙。



朱莉忽然也很想來一支，這樣在最後的幾分鐘裡她不至於無事可做。



她心煩意亂，緊張不安地捏住自己黑色緊身短裙的邊緣，一雙修長筆挺的美腿交叉又放下。



現在是9點26分，她翻開隨身攜帶的黑色坤包，摸出那封將她召喚來此的致命通知。



朱莉將信件從封套裡抽出，打開摺疊的紙張，在膝蓋上撫平。



她想再把信細細讀一遍，以確認自己的經歷的一切都是真實的，而不是當今追逐著每一個女子的，反覆發作的噩夢。



通知上寫著一行簡潔的內容：



「朱莉．弗羅斯特小姐：



妳的號碼已被社會保障與公共衛生管理局抽中，請在收信後的一周之內，上午9：30之前到本地女子特別診所接受處理，抵達診所之後請向值班護士報到，並申請5號標準完全分解程序（SFVP5）。



值班護士將對妳進一步指導。請確認通知並按時到位，這是妳身為女性公民的職責。」



值班護士是一位很有吸引力的年輕金髮女孩，她身穿一件白色的緊身制服，在朱莉走進她的診室時，她正頭也不抬地看著手中的文件。



「處理程序？」



她毫不客氣地發問。



「SFVP5，」朱莉小聲回答。



「把這個填了。」



護士一邊說著，一邊遞給朱莉一個夾著表格的文件夾。



朱莉再次坐回冰涼的塑料板凳，用整齊的印刷體填寫了表格：



她的姓名，住址，出生日期，公民號碼，處理流水號……



填完之後她把表格交還護士，後者一聲不吭地接了過去。



不等對方吩咐，朱莉又坐回長凳。



她坐等了37分鐘，這在大多數官僚機構來看是標準時間。



最後房間門打開了，一位身著緊身護士制服的黑髮女子叫到了她的公民號碼。



朱莉迅速起立，跟著她走出走廊，護士打開另一扇房間的門，跟著朱莉無言地進入了房間，這裡顯得空空蕩蕩，毫無特色。



「把妳的衣服都脫下來扔進回收桶裡，」護士命令道。



「妳可以留下長筒襪和鞋子不脫，其他的衣物都要脫乾淨，準備好以後就進去，裡面的醫生會告訴你接下來該怎麼做。」



護士說完關上入口的門鎖好。



朱莉開始脫衣服，她解開了橘色襯衣的領口，從頭頂反拉下襯衣，把手伸到背後鬆開白色胸罩搭扣，蕾絲罩杯隨著吊帶滑落，露出少女嬌小卻形狀優美的梨形美乳，兩隻粉嫩的櫻桃般乳頭驕傲地挺立著。



接下來是黑色的緊身短裙，她麻利地拉開裙邊的隱藏式拉鏈，讓只到膝蓋的裙擺滑到小腿位置，將自己兩瓣白膩豐潤的屁股暴露在空氣中，



朱莉小心地從已溜到腳踝上的短裙中抽出兩條修長的美腿，最後她雙手並用地褪下了自己白色的蕾絲小內褲，這和她的胸罩是一套。



隨著內褲純白的絲質花邊一點點地從女孩細膩柔滑的大腿邊卷下，她藏在稀疏的微曲恥毛之下，如饅頭般羞答答凸起的可愛陰戶也完全顯露出來，兩片粉嫩的肉唇緊緊地閉合著，暗示少女仍然沒有失去童貞。



現在女孩身上除了一雙包裹玉腿的黑色長筒絲襪和同色系的漆皮金屬高跟鞋，已經是一絲不掛了。



她細心地把脫下的衣裙和內衣疊得整整齊齊，和隨身帶來的坤包一起放進回收桶，然後穿過房間，走進內間的大門去接受自己最後的宿命。



「上午好，女公民，」醫生和氣地問候道。



他是一位矮胖的中年男子，前額有些謝頂，身上掛著微型傳感器。



「請躺在處理台上，我們將開始對妳執行活體分解程序。」



「請……請問，醫生，」朱莉哀求道。



「我知道這樣問不太合適，但……我……會被怎樣處理？」



醫生皺起眉頭。



「這個問題很失禮，不過我已經學會諒解妳們這些女人了。



妳抽中的方式是……



我看看……SFVP5。



處理方法是被切割機復合分解，首先是把妳的四肢伸展開固定在處理台上，接著我們按順序切斷妳的胳膊、大腿，最後切下妳的頭。」



「……我……明………明白了，」朱莉結結巴巴地說。



「謝謝你，醫生。」



「別在意這個。」



醫生不耐煩地一擺手。



「過來吧，女孩，我們可不能為妳等上一整天！」



朱莉順從地平躺上處理台，按照醫生的指示，將四肢伸得直直地，成為一個大寫的「X」字母狀。



醫生用處理台上的不銹鋼鐐銬將她的手腕和腳踝都牢牢固定好。



隨著隱藏在台下的馬達發出嗡嗡聲，朱莉感到鎖住自己四肢的鎖鏈拉緊了，赤裸的雙臂和大腿都被扯得發痛，如果不是被告知自己接受的是鍘刀解體，她甚至懷疑將被處以五馬分屍的酷刑，現在女孩只有脖子還能轉動，她不適地試圖抬起腦袋。



「請原諒，醫生，但……真的很疼，」她喘著氣。



「我可以尖叫麼？」



「嗯？哦，好吧，如果妳很想的話，妳們這些女人真應該好好學著自制。」



「好的，醫生。」



朱莉在把自己喉嚨裡憋著的痛苦喊出來之後，覺得舒服了許多。



在這個世界上，尖叫對女子來說也是個奢侈品，因為她們從小就被灌輸必須服從和忍耐，任何激烈的情感表達都被禁止。



她覺得尖叫真的不壞，儘管現在還是很痛，但比剛才好多了。



在少女的四肢被拉開到極致之後，馬達停了下來。



「這樣可以了。」



醫生按下一個按鈕，有什麼東西從處理台的邊緣升起來了。



朱莉滿懷恐懼地看到，在醫生的操縱下，處理台上出現了五對金屬立柱，立柱之間正好將自己的脖子、胳膊和大腿夾在中間。



當立柱升到同一個高度時，五具閃著寒光的狹長鍘刀從立柱的橫樑中慢慢彈出，正對著自己纖細的脖頸和四肢。



很快，朱莉發現閃亮的鍘刀在電流的作用下變成暗紅色，她意識到刀片的溫度極高。



「醫生……這……這太熱了……」她嗚咽著說。



「當然要這樣，」



醫生粗魯地回答。



「鍘刀都被加熱到紅熱狀態，這樣才能燒結妳的傷口，在妳最後被砍頭之前，我們不能讓妳失血過多而死。」



「我……我明白了，謝謝你，醫生。」



朱莉緊張得渾身冒汗；她感到連腋窩下的細小絨毛都濕了，她很後悔今天沒有在身上噴香水，不過看來醫生並不介意她的身體是否馨香迷人。



「好了，女公民，時間到了，」醫生宣佈。



「妳準備好了麼？」



「當……當然，醫生，請處理我好了。」



「很好。」



醫生按下按鈕，朱莉兩條胳膊上方的鍘刀唰地落下，在玉臂離開軀體的瞬間，朱莉幾乎沒有任何感覺。



接著一陣強烈的，灼燒的疼痛傳遍了她的身體，從她瘦削的香肩開始，如一顆爆炸的太陽般在嬌軀內噴發。



朱莉恐懼地意識到自己已經失去了雙臂，她努力抬起頭，試圖說點什麼或大聲尖叫，卻發現自己發不出任何聲音。



「躺好了！」



醫生大聲命令，朱莉咬緊牙關，順從了他的意志。



他繫緊了勒住她喉嚨的皮帶，防止女孩因疼痛坐起來，朱莉現在只能望著天花板，頭腦因為疼痛和恐懼出現了麻木。



醫生解開了綁住女孩雙臂的鐐銬，將被切下的兩條手臂放進處理台下的箱子。



「現在該切腿了。」



醫生微笑著說，然後按動另一個按鈕，「唰嚓」，又是兩條暗紅的刀影飛速墜下。



朱莉嬌柔的臀部傳來同樣的灼燒感，少女的纖腰猛地向上拱起，這一次她終於叫出聲了，高亢的哀嚎迴盪在診室裡，持續了足有1分多鐘。



少女如今只剩下軀幹和腦袋，看起來頗為怪異。



醫生再次解開了鎖住她腳踝的鐐銬，將兩條渾圓白嫩的大腿也放進了收集箱。



「我要下班了，下午才能完成整個處理。」他告訴她，向門口走去。



「噢，上帝，請……請……」朱莉無力地哀求著。



「現在就終結我吧………」



「別用那種口氣對我說話，女公民，」



醫生不悅地回答：「如果妳再這樣，我就把妳送去絞刑室執行慢絞刑。妳知道像妳現在這個樣子，能夠在絞索下支撐多久麼？



現在妳只有不到50磅，要一整天才能被絞死。」



「對……對不起。」朱莉喘息著，臉上露出驚恐。



在接下來的3個鐘頭裡，朱莉就這麼躺在處理台上，被切割得光禿禿的軀幹仍然優美誘人，但她卻不得不忍受無邊的痛苦和恐懼。



她回想著她的一生，她的世界，無比渴望緩慢到來的死亡。



奇怪的是，她漸漸發現疼痛成了她最後的密友。



在醫生下午返回時，垂死的痛楚已經成了女孩世界裡難以缺少的一部分，她似乎在痛苦中獲得了無法言喻的、源源不斷的快感。



如今，她意識到自己的天性就是要被痛苦地虐殺，這是她出生以來就被安排好的處理方式，是她的宿命，她的本能，是她身為女性公民與生俱來的責任。



是的，女孩對先前的輕率舉動感到羞愧。



她上午表現得太脆弱了，現在她感到已經足夠強壯，能夠履行好自己的職責。



最後，醫生的聲音傳來：「準備好了麼，女公民？」



「不！」



她聽到自己喃喃低語：「讓我再繼續受刑吧………」



「態度不錯，但妳的責任已經完成，現在該休息了。」



最後一塊灼熱的鍘刀嗖嗖落下，朱莉感到脖子一麻，失去了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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